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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听到收复汉城的消

息，欣喜若狂。1月5日，朝鲜
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汉城举行盛
大入城式。同时，平壤、汉城两
地 240门大炮鸣放 24响，庆
祝汉城解放。

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
续向南发展进攻。右翼突击集
团除以主力在汉城东北和议
政府东西地区待命外，第五十
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渡
过汉江，继续向南追击。第五
十军在果川、军浦场歼敌一

部，7日进占水原、金良场里。
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 5日占
领金浦，8日收复仁川港。

左翼突击集团之第四十
二军、第六十六军于4日先后
占领洪川及其西南之阳德院
里。第四十二军于6日占领龙

头里、砥平里，并于横城西北
之梨木亭地区歼灭美步兵第
二师一部；至 8日，又先后占
领杨平、梨浦里、骊州、利川。
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于
6日占领横城，8日占领原
州，并继续向荣州方向追击。

至1月8日，中朝军队已
全面进抵北纬三十七度线，
“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守平
泽、安城、堤川、三陡一线。这
个时候彭德怀觉得不太对劲
儿了。

李奇微不与中朝军队硬

顶，“联合国军”部队每天后
撤 30公里左右，恰好是中朝

军队一日徒步机动的行程。而
每当中朝军队入夜至拂晓投入
攻击时，又处在其预设阵地之
前和炮火与航空兵威胁之下。
已退到了三七线，再往后就是
洛东江了。他们想干什么？

更让人不安的是，中朝军

队大踏步地前进，已将后方补
给线的长度一下从 100多公

里延长到了 500多公里。虽
然苏联看到美国不太可能扩

大战争，中国军队又在战场上
取得了很大胜利，行动上胆子
也大了些，于 1950年 12月
底，出动由别洛夫少将率领的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3个歼

击航空兵师，掩护清川江以北
的运输线，然而清川江以南
400公里的运输线仍然处于
既无空中掩护，又无地面防空
的状况中。在“联合国军”严
密的空中封锁下，志愿军粮弹
供应都不能得到保障。前运物

资损失达到 30%～40%，粮
食 供 应 只 能 达 到 需 求 的

25%。过了三八线，部队只好
靠随身携带的炒面充饥度日。

这些家伙该不是把我们

引往釜山，然后再来个两栖登
陆吧？不对，得打住！彭德怀征
询志愿军总部其他首长的意
见，大家均有同感。

于是，在国内、友方和部
队都有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
喘息之机的呼声中，中国人民
志愿军总部于 1月 7日发布
命令，令所属各军于1月8日
停止追击，就地构筑工事，转
入防御，主力后撤休整，结束

第三次战役。
1月 11日，联合国大会

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氏和
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等组成的
停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方
案，其内容为：

一、立即安排朝鲜停火；

二、一旦停火实现，即应
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
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

三、为实现联合国大会
1950年 10月 7日通过的关
于建立统一的、独立和民主的
朝鲜政府的决议，一切非朝鲜

的军队将分适当阶段撤出朝
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
适当措置，使朝鲜人民能对其
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

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
依照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措
置，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

安全；
五、一旦获致停火协议，

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包
括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
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
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

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建议很让美国政府

头痛。

BC

去见段瑜那天，是个雨

天，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没
了。陪同我们一起去的是名叫
苏桐的警官，据说是这个案子
的负责人。

我们先到会客室的，狱警
送上温热的茶，然后段瑜被带
进来了。他是低着头进门的，

狱警去了他的手铐，然后带上
门出去了。房间里现在只剩下
我、导师与他了，没有警察在
场。这是导师一贯的要求，他
见的是病人并不是囚犯。
“段瑜，过来坐。”导师手

指着面前的沙发呼唤他的名
字，自然得就像叫自己的学生。

段瑜抬起头，一脸的错
愕。现在，这位杀死亲爱女友，
并煮熟吃掉的嫌疑犯赫然在
我面前。半晌，他的嘴角微微
一撇，不屑地说：“你们又是

什么精神病专家吧？”他毫不
掩饰内心的疲倦、厌恶。
“放松点，年轻人，只是

聊天。”导师试图打消他的排
斥心理。
“不好。这样的聊天，一

点也不愉快。”段瑜的表情忽

然变得暴戾，语气也变得急
躁，“我不记得了，就是不记
得。”房间里三人都不说话，
段瑜呼哧呼哧地呼吸，嘴角扯

出一个暴戾的弧度。
“平凉的风景很迷人

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会冒出这么一句话，“特别是
莲花山。”

段瑜诧异地看着我，然后
脸色渐渐地变了，青中泛着铁
灰色。突然嗷嗷嗷地叫着，叫
声凄厉，惨不忍听。我与导师
面面相觑。马上有狱警冲了进

来，从怀里掏出药瓶，手忙脚
乱地倒出几粒药丸，纳入段瑜
口中，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他
倒在沙发上。苏桐警官站在门

口，冲导师招了招手，示意有
话要说。

导师出去后，狱警也出去

了，房门虚掩上了。我冷眼看着
面前沙发上躺着的段瑜，他用
手掩着脸看不清楚表情，胸膛
频繁地起伏着。“装得挺像的
嘛。”空气随着我这句话凝住
了，段瑜急促的呼吸声也停止
了。他慢慢地拿开掩着脸的手，
瞥我一眼，说：“你在说我吗？”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你
认识一个叫叶浅翠的女孩子
吗？”我冷冷地问。
“谁？叶浅翠？”段瑜略作

思索，然后摇头，“不认识，从
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我大为震骇，压低了声音
继续问：“有一个女孩，她今
年夏天去平凉旅游，她说看到
你们了。”

段瑜露出怀疑的神色，
“今年，怎么可能！她见到白

铃，那说明白铃还活着是不
是？”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
是否该跟他说出真相。他瞪大
眼睛盯着我：“求求你快告诉
我，白铃她还活着是不是？”
“她看到你杀了白铃，并

将她的脑袋烤熟。”
段瑜足足怔了半分钟，然

后尖叫：“胡说，你胡说，你们
全在胡说，你们全在诬陷我
……” 他的声音惊动了外面
的警察，哐啷一声，门被推开，
大家全拥了进来。看到状若癫

狂的段瑜，苏桐警官别有深意
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示意狱警
将段瑜带了下去。

回到学校已到晚上八点
多了，我跟着导师回到他的办
公室，他开始一直抽烟，眉头

紧锁，若有所思。“7月12日
晚上八点至 13日早上八点，
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段瑜似乎真的不知道。”我看
过以前的精神鉴定报告，曾有
几位专家给段瑜实施过催眠，
试图唤醒他的记忆，不过结果

都是失败。每一次催眠，段瑜
说到7月12日晚上八点他睡
下后，然后就直接跳到了 13
日早晨。
“嗯。”导师也露出沉思

之色，“是的，这确实是个疑
处，匪夷所思。不过那问题属

于警察的工作范畴，我们要确
定的只是他的精神状态，他十
分正常。”我知道导师的结论
一下，等于给段瑜打了个大大
的叉叉。

DEEFGH

小西在妈妈去开门、叫了

一声“建国”的那一瞬间，起
身去了自己房间并关上了门。

小西爸最先从一家人的
盲目热情中清醒过来，扭脸
向女儿房间看去，发现刚才
开着的房门不知什么时候关
上了。于是对女婿说：“小西

在屋里。可能躺下了。病好
了，还是有点虚。”何建国接
着这茬儿忙道：“那我看看
她去。”就去了。

小西就站在房间门口，
何建国一进来，她就扎进了
他的怀里，与此同时，二人同
时说出了一声久藏于心的

“对不起”。何建国一手用力
搂着妻子，一手抚摩着她的
头发补充说道：“是我对不
起你！我不知道当时你在发
烧！”

小西闻此抬起头来：“谁
告诉你我发烧了？”

“咱爸呀。他给我打了个
电话你不知道？”小西爸那
天看出小西在等建国的电话
后，当天夜里，悄悄给建国打
了个电话。没告诉小西。告诉
了不如不告诉。

小西把头拱进丈夫怀

里：“爸真好！……建国，如
果爸不打这个电话，你是不
是就不原谅我了？”
“那是！说走就走，请示

都不请示！”二人同时笑了，
笑得同时冒出了泪花。何建
国把小西走后他家里发生的

事情埋在了心里。决定永不
告诉小西。

那天晚上，何家男人们从
亲戚家做客回来，发现了小西
的不辞而别，众人当场震怒。
建国爹终于说出了他一直想
说但怕儿子生气而一直没说

的话：跟她离婚！马上离！自
作主张把孩子给做了，这是多

大的罪过？自己还认识不到自
己的错误，还敢在家里摆城里

人的谱。何建国当场答应了父
亲的要求：离婚。顾小西的擅
自离开使他在生气的同时，也
有一种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一家人就何
建国离婚的事情商量了很
多，甚至商量到了再为何建

国找什么样的媳妇的问题。
建国娘看中了村东一个谁谁
家的姑娘，遭何建国一口拒
绝。建国爹到底是到过北京
见过世面的，也否定了建国
娘的建议，跟儿子说，咱找一

个建国那样的、从农村考出
去的闺女！何建国苦笑笑没

有说话。
后来，小西爸打来了那个

关键的电话。说它关键，不仅
是因为让何家知道了小西出
走的实情，同时，还让何家感
到很有面子：儿子的北京老丈
杆子主动打电话修好来了，他

们还是怕他们儿子不要他闺
女！但是，建国爹也没说就此
彻底原谅了小西，就为一个电
话就原谅，哪那么容易？他最
后的话是：建国，跟她说，今年
我和你娘就要抱孙子！

春节过后，建国爹给建

国打电话来了，两件事：一、
他给顾家找的保姆顾家满意
不满意；二、让建国给他哥建
成在城里头找一个工作。家
里盖房子，需要钱。而且，提
出了条件，必须找一个挣钱
多活儿还不要太重的营生。

顾家对建国爹给找的保
姆小夏很满意。建国爹的第
一件事何建国很容易答复
了，而且是一个令大家皆大
欢喜的答复。第二件事就令
何建国颇犯踌躇：哥哥高中
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农村干

活儿，这样的经历想在北京
找活儿干，上哪儿去找挣钱
多活儿还不重的营生？他跟
父亲委婉表达了这层意思。
父亲说如果他办不到，让小西
办，小西办不到，让她家里给
办。口气很大，不容商量，颇有

点儿给小西和小西家一个立
功机会的意思。何建国决定自
己先办办看。他的同学同事朋
友不少，但都是IT界的，一圈
电话打下来，都帮不上忙，后
来他想到了小舅子顾小航。顾
小航在建筑行业，有比较多的

工作适合何建成那样的人去
做。何建国给小航打电话，吞
吞吐吐刚说了一半，没料到小
航万分热情。

IJKLM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

症”之外，还有“绿帽恐惧
症”。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
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
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倾
向总是令我神经紧张，我记
得曾经在一个星期内全脸密
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

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
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
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小时
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
去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他
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
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

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

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笔记本，

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
像是一个感情受重创被女友
抛弃之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
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
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
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迹应该
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个

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
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
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
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
但是都被同学发现而送进医院
洗肠获救。我读他的回忆录，这
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地写出，不

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
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
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
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
恋时受到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
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

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
对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有一
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
大剪刀，把我刚从张木养那
儿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
咔嚓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

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
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

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
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
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于是趁着他不注意，光着
脚就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
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
的眼光看着我的脚丫。还有

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
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
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
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
声色地坐着，他看我没反应

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他
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

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卑
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呐
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
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
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
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
令自己失望。

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

刘小姐，请她到美国住一阵
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又
心疼起这笔钱来。有一天老母
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
一转突然对老母说：“我已经
给了刘会云二百一十万，你如
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该拿出

二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
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
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
脸色也很难看。

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
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
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

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
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
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
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
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
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
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门

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
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
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
着睡衣回到金兰大厦。

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
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
主编高信疆和作家孟绝子证
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
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
着门眼，怕母亲半路阻挠。至
于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

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
只记录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
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
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
半的不友善举动。


